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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散
文随笔集中，
有三幅油画。
第一幅，

画家饱蘸鲜
黄的丙烯颜
料，运笔遒劲，涂抹恣肆；
颜料在画布上滴落，蝌蚪
般逶迤而下。画家把走向
失控的颜料，顺势处理成
了某种情绪细节。画面
上，只有气质爆裂的抽象，
以及被冻结的心理节奏。
这幅画透着狷狂，掀

翻了温床，逼人无法昏聩
于平庸，逼人去敢想、去行
动、去突进。如果允许给
林春岩先生的这幅新作起
名，我愿意称它为《难以停
顿》。
那个秋日，著名艺术

家林春岩，发现我的眼眶
里满溢对这幅画作的钟
爱，他决定将这幅价值不
菲的画作赠予我。或许，
我不自觉地钝化了他在商
业上的计较。反过来，倒
让他更加奢侈，奢侈到转
而以货币去赎买老
友欣喜若狂的一个
眼神。
让作品落到钟

爱者手里，原本是
艺术家乐见其成的，只是
市场并不鼓励动辄含混艺
术品的商品属性。和绘画
沾边的人，是文化圈中最
有市场头脑的人。绘画，
一开始就可能有买卖意
向。但是，艺术家偶尔也
会浪起很大的玩性，任自
己癫狂一下。春岩赠画，
就是一例。假如，画常常
很超验，人始终很计算，这
种分裂又如何消解？
这幅画挂在我家墙上

的时候，我正好在筹划出
版散文随笔集《第一个离
别者》。既然文集内安放

着若干挚友
的亡灵，封
面的气息为
何不可以取
自今日比肩
的兄弟？我

决定把这幅画用在封面
上。此时，作为原创者的
春岩，说了一句具有奉献
意味的话。他说，封面设
计时，可以只用这幅画的
局部，甚至很小的局部。
也就是说，春岩把封面设
计的完美，放到了自己这
幅大作的完整之上。无论
是或不是作家、画家、音乐
家及舞蹈家，只要你缀网
劳蛛般创作过作品，你就
一定能明白春岩对友人的
成全到了怎样的境界。
设计师张先生担纲本

书的封面及全书包装设
计，是我的荣幸。他是当
年万里挑一走进浙江美院
77级的高材生。出版策
划人朱耀华和责编徐曙
蕾，都接受用这幅画作为
封面设计的素材。张先生

以满铺此画为第一
设计方案，这就出
现了后来文集封面
的模样。张扬，确
实是有一点的。这

幅油画一开始就让张先生
惊艳，他不舍得过多裁
剪。而我对这幅画作的热
衷，已漫过了视觉审美的
边界。
第二幅，是一幅有头

脸轮廓的油画。画面中央
一男戴着礼帽，作者对头
像没有做变形处理，也没
有对五官做具象勾勒；脸
颊之外，有很多斑斓的点
状色彩。半超验的头像，
用来衬托雨点，哗哗啦啦
的缤纷雨点。这幅画，像
在表达人对陌生境遇的反
应，标题是《彩色雨》。

我看中画中的头像，
它可以和文集题目《第一
个离别者》勾连出一缕似
有若无的神秘。我问春
岩，可否把这幅画的标题
改为《第一个离别者》，这
样就成一幅精彩的插图
了。
春岩说：好。
我稳住了感动。
第三幅，是春岩二十

多年前的作品，具有澳大
利亚原住民的一些元素，

以黑色、土黄和绿色构
图。画面上，有两个人以
猿猴常用的姿态直臂攀住
树干，身体为垂挂状。
此画，是春岩重要代

表作之一，被澳大利亚著
名汉学家周思教授收藏，
后又成为澳大利亚昆士兰
州立美术馆的藏品。我给
这幅画起了一个名字，《在
树上贬低对方的老林和老
某》。这幅画，初读具有澳
洲的原味，再看又别有意
趣。当年，该画甫一完成
就炙手可热，是有道理
的。我多次端详它，不同
状态之下，确实会有不同
的顿悟。
我想把这幅很吸引我

的画，用作文集的插图，但
有朋友说，让人久久挂在

树上，总是令人不安的。
我代表那些对祥和以及暗
示特别敏感的读者，接受
了这位朋友的忠告。但
是，我仍坚持要把这幅画
用进文集。我想了一个办
法，就是将这幅画由我重
新拼接。其中最大的调
整，就是上下颠倒，让人物
由悬挂，变成倒立，并将原
来的两人变成三人。另起
了一个名字：《总之，操练
吧》。我将重新拼接后的
画，给原创春岩看。他说，
OK。这幅二度创作过的
作品，就成了《第一个离别
者》的第二幅插图。
林春岩是境界很高的

艺术家，因为他是朋友，让
别人来全面纵论他，或许
更为公允、可信并痛快。
只不过，我业已留下了另
一类语言的评价：我喜欢
这三幅画，并愿意它们和
我永远相关。
三幅画，让我对人与

人之间的成全，有新的体
悟。生命倏忽而逝，机会

有限，当真诚希望他人快
乐时，成全是种有效途
径。除了一些必要的原则
坚持以外，人们在不愿成
全他人时，常以为是对自
己能量的爱惜；自觉或不
自觉地，以他人的不顺遂，

来反衬并放大自己的优
势；或者还和怯于担当有
关。
请再仔细看看，你对

自己的好，真的实现了
吗？当你在合理范围内不
成全他人的时候。

邬峭峰

三幅画

在被房产中介“嘲笑”为“老破小”的社区里，一家
为长者服务的食堂闪亮登场。

开张第一天，吃早餐的队伍排得足有   米长，晚
餐的队伍更长。这种排队的场景已几十年不见，邻居
老刘夫妇感慨地说，好在是家门口的食堂，排队就算是
站立锻炼了。

在开张一周后的晚上走进睦邻小厨，一探究竟。
食堂的装修风格很明快，特别是灯

光十分亮堂。尽管时间已近晚七点，但
就餐的老人仍然络绎不绝。在简洁而一
目了然的布局中，老人们挑选菜品相当
顺畅。门口便是逆时针走向第一板块的
冷菜台，用玻璃隔开的本帮菜品占多数，
酱鸭、白斩鸡、爆鱼、八宝辣酱等，竟然还
有一款海蜇拌金瓜丝；盘子顺势向前推
是第二站的蒸煮区，母鸡汤、老鸭汤、肉
饼子蒸蛋等，还有紫菜汤、酸辣汤；第三
站是炒菜区，大概有  个品种；第四站
是面食区，米饭、面条、馄饨、饺子以及各
种花色的馒头；第五站是收银台，会员
卡、手机、银行卡、现金都可支付，其中老
年卡和会员卡，还享有  %的折扣优惠。

繁华的大上海，老年食堂早已比比
皆是。搁笔之时，又闻政府将扩大老年
食堂的数量和提高餐饮质量作为今年的民生实事，这
无疑会让更多的老年人受益。每个人都会老，其实它
正是居家养老的重要环节，也是服务体系必不可少的
内容，受益或潜在受益的将是所有人。

第一次与睦邻小厨相遇，除了菜品和环境外，工作
人员的服务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一位  岁的老人
想充会员卡，一会儿手机、一会儿银行卡、一会儿现金，
收银员耐心地一一解答，直到老人满意为止。尽管这
是职责所在，但工作人员不厌其烦的态度着实令人感
慨。据说，睦邻小厨每天接待就餐者近千人次，老人大
多自带饭盒，中午多点一两个菜，留待晚上加热再吃。
当晚，我还收到小厨相送的免费打包盒。

把温暖和尊重传递给老人，是社会的一种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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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我从殷高东路桥上走过，
看到东侧护栏边挤满了人，因此停下了
脚步。殷高东路是上海这座城市里少有
的正东西的道路，桥下的这条河，从新江
湾城中心弯弯曲曲流淌过来，只是这一
段变成了正南正北的走向，长度有一千
米左右。浦东黄浦江边上海最高的楼群
全都倒映在这段河的河面上，成了
这一带居民远处看浦东看上海的
一个景点。
桥面上的人群情绪激奋，指指

画画，眼睛都在朝河里张望着，连
桥下面岸坡上也同样挤满了人。
河里有鱼？
鱼在哪里？我看了很久，没有

看到鱼。
“就在这里、这里！那一簇蕰

草的下面！”有人指给我看。
冬天的河水清澈见底，这处河

底的水深在一米左右，蕰草和河底
淤泥的颜色几乎完全一样。风吹过，中
心河面上有层层涟漪，这样的涟漪没有
扩大，接近桥下这片水面上，静如镜面。
所谓“鱼”，就是今天强烈的阳光下，河底
淤泥处隆起的淤泥堆。这是一条鱼吗？
如果这是一条鱼，那说明这条鱼在这簇
蕰草的下面已经很长时间了，这里距离
两米就是桥下，而桥下是相对安
全的，鱼选择这里作为冬眠的所
在，就是因为有阳光吗？我跟着
走到了岸坡上，在距离水面很近
的地方看了许久，还是没有看清
楚。一个常年在这里钓鱼的人不停地咂
着嘴，“乖乖、乖乖……”我惊讶地看着
他，问：
“是一条什么鱼？”
“鲤鱼。”他比画了一下，我看他两手

之间有40厘米，想必这条鲤鱼足有5斤
以上。
这段河岸上，一年四季每天都有人

在钓鱼，从桥上走过的人，或者驻足看钓
鱼的人，几乎没有看到过有人钓到鱼。

因此，这条河里还有一条5斤以上的鲤
鱼，这本身也是奇迹，就值得这个钓鱼的
人“乖乖”不停，也值得有这么多人在此
围观。用什么办法捉到这条鱼，在几个
钓鱼人中间讨论着。
我突然为这条鱼的命运担忧，我童

年少年时代长兴岛的记忆里，一条鲤鱼
冬眠之后，会在第二年立夏时节
里产籽，那时，就会有成千上万颗
卵子从它的身体里分娩出来——
鲤鱼作为亲本，其基因可以在新
一代中传递下去，这就是鲤鱼能
够生产出不同种类的鱼的生物学
基础——新生的鱼群里，就会有
鲫鱼鲢鱼鳊鱼草鱼黑鱼等几乎所
有淡水鱼！这也许就是上海许多
野生状态的河流里总有人钓鱼而
鱼从不绝迹的缘故，而河流里的野
生鱼类，大多来自鲤鱼“妈妈”。
桥上突然没有了声音，看见一

个老人捧着一个泥块站在了栏杆旁，只
见她比试了一下，就把泥块抛了下去。
泥块碰到水面时发出很大的声响，水波
涌起来以后，那簇蕰草下面居然没有动
静，正当人们开始怀疑这里有没有鱼的
时候，一个大涌泛了起来，像快艇犁出的
水纹，快速消失在了河中央！

几个在河水边沿商量怎么捉
到这条鱼的人怒了，对桥上喊：
“你、你干什么？！”

老人双手合十，嘴里轻轻地
说着什么，走了。
第二天早晨，城市的最低气温接近

了零摄氏度，太阳刚刚升起来，柔和的光
亮还在政青路599弄院里的树梢上，殷
高东路桥上和北侧河岸上站满了钓鱼的
人，也有人翻墙进入了国权北路菜场后
院的围墙里。朝阳的光波飘荡在天空
里，寒风凛冽，河面上的钓鱼竿，比河边
枯萎倒伏的芦苇还多——因为他们都知
道了，这段河里有一条鲤鱼，一条很大的
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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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花为簪，以蚵筑宅，以海为
生”，这是福建泉州这个千年历史
小渔村鲟埔村的三大特色。
“半城烟火半城仙”，果不其

然，当导游带着我们一步跨进泉州
西街时，街上最亮眼的景致就是少
女靓妹们头戴簪花装扮成的鲟埔
女。西街三五步一个“装饰簪花体
验馆”，演员赵丽颖头戴“簪花围”
秀闽南文化，带动起一股戴簪花扮
鲟埔女的热潮，也成为泉州一道美
丽的风景线。我们进入泉州开元
寺，也有一群群姐妹头戴“簪花围”
拍摄，傍晚走进闽南著名侨乡梧林
村，装饰“簪花围”的美女们仍络绎
不绝。
簪花热催生了大批摄影师，专

为倩女们摄拍簪花围装扮。各路
美女头戴簪花围，身穿彩服，笑意
嫣然，喜形于色，那份由心底绽放
的笑容就像簪花围上的花朵那么
灿烂。
各家专属体验馆帮美女们私

人定制打造，梳好长长的假辫子，
然后在头上一
圈圈盘好长

辫，插上一根长簪子，遂用艳彩的
绢花为你一层层插好，插成一个美
丽鲜艳、繁花似锦的“簪花围”，又
让你选择配上各种款色服装，再化
个妆容，整个装扮约二十分钟，之
后安排专职摄影师为你跟踪拍
摄。随着咔嚓咔嚓按动手机摄影
键，先生手机里定格了几十位簪花
美女，我调侃他面对如云美女，是

否早已眼花缭乱？
历史上，真正的古渔村鲟埔女

装饰鲜花簪是先将头发盘成海螺
状，穿上一支象牙簪，再用鲜花花
苞盘成花环，圈戴在脑后，最后插
上各种艳丽鲜花或绢花，这就是鲟
埔女十分亮眼而夸张的“簪花
围”。花环上的小花蕾多用淡雅的
含笑花、白玉兰、柚子花，一般要围
上三四圈，随后插上鲜艳的粗康
花、素馨花或手工丝织绢花。戴在
头上，就像是顶着一座春意盎然的

“ 小 花
园”。但现
在的簪花围大都是手工绢花。
追溯鲟埔村妇女头戴鲜花发

簪这一民俗文化，当初凡是遇见好
事，比如嫁娶、生产、乔迁、题名之
喜时，头上就要插鲜花以表庆祝，
由此传承下来戴鲜花簪的美丽风
俗。这样具有鲜明的闽南文化气
息的特殊头饰装扮，目前也已被列
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鲟埔村大街小巷里的当地女

性，无论老少，都身着鲜艳大裾衫、
宽脚裤，戴着耳环，盘着头发，盘发
上插着一簇簇漂亮的各色鲜花，花
朵发髻下是一张张淳朴热情的笑
脸。她们挑着担子匆匆走过，篮子
里装着海蛎、海蛏和各种叫不上名
字的鱼鲜，那明媚摇曳的身影，在
银灰色蚵壳厝建筑映衬下，灿烂夺
目。当潮水退落，不论春夏秋冬，
她们还要身背鱼篓，卷起裤筒，赤
着双脚走在滩涂“蚵株”间，敲“蚵”
肩担。翌日，天蒙蒙亮她们就要起
床，挑着一担担鱼虾到泉州各个市
场摆摊卖海鲜。

吴 毓

鲟埔簪花女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
始”。惊蛰的震雷在劲道日减的
东风里终于滚响在了天边。崇明
毫无叠嶂的层峦屏遮，所以电闪
雷鸣在这里大可自由驰骋地若入
无人之境，父母也经常借此吓唬
雨天还赖在屋外玩耍的孩子：雷
最爱劈打不听话的调皮分子；还
传说这雷的动静就是要把冬眠的
蛇族震出洞穴来进行护宅，因为
每栋老宅子都会有条宅蛇保佑，
再不进屋躲雨，那门神也会把孩
子给轰进屋的。
雷声过后接踵而至是沾衣欲

湿的春雨，农场果园的桃树就在
这番催促声里，加之甘霖的无声
润物，鼓出花苞的尖角来。崇明
农场的孩子大多是植物学的粗

才，因而桃杏的区别都说不太清，
只听得大人常说“桃饱杏伤人”，
便认为果园里此刻能冒出来骨朵
儿的都是准备夏季里结桃子的
花。甚而连待谢的梅花都张冠李
戴地囊括进春华的范畴。
“仲春初四

日，春 色 正中
分”，春分的田野
已经陆续春播，
大头菜和萝卜已然下市，换之是
灵秀的荠菜，宛若翠珠般一夜之
间镶满田埂。万物复苏的迹象在
春候气暖、虫声新透的勃勃生机
中宣告着大地春回。此时，跟着
妈妈挖荠菜的时刻也到了。
挖荠菜的首个难题在于辨

认，初次采摘时挖些杂草也是大

概率事件，会把蒲公英错认为荠
菜的也大有人在。荠菜大多长在
田埂的侧面，又因为是覆地而生，
所以挖的时候要把多角形铺地伸
展的所有叶片全部握住后再上
拎，顺势用小铲子连泥带根地提

出地面来铲尽根
须。为此，洗荠
菜也成了一门技
术活，因为它根

部存泥太多，不换洗个三大盆水
是绝对无法食用的。所以，馋嘴
的孩子只要能自告奋勇地洗菜，
当晚多半就能吃上妈妈包的荠菜
馄饨。
春分的荠菜汁多嫩滑且纤维

丰富，气味浓郁，所以要去根后用
开水烫过把纤维软化，再拧干切

碎后混上适量土
猪的瘦肉，才成
了馄 饨 馅 。 学
着 妈 妈 灵 巧的
两折法——装馅
后对折，再对折后两角一按，一个
元宝似的馄饨就预备下锅了。送
入口中的馄饨因为纤维和土猪肉
的嚼劲，混合了荠菜冬藏春舒后
绽放的鲜香，欲罢不能、连汤带水
地吃两三碗都极为常见。
三月就是这样，教室里蚕

宝宝的领养手续正在课后偷偷
进行，崇明话称为“被单草”的婆
婆纳开满泥路两旁，上海春装的
最新式样正由刚刚返过城的时
髦知青们穿回农场，一度羡煞
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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